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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終不相信呂子奇能削下他的雙耳，
以為一定是金蒲孤在暗中使鬼，而且他看過
金蒲孤的射技，更認定祇有金帝孤才能在不
知覺間取下自己的雙耳！

金蒲孤也不否認，淡淡一笑道： 「呂
老！在下這個忙幫得還不錯吧！」

目於奇不禁一怔，心想明明是自己的錢
鏢得了手，為什麼金蒲孤硬要搶過去，難道
他是怕對方反臉尋仇，要替自己擔負責任
嗎？這一想心中雖是感激，卻也感到有點不
高興，傲然一笑道： 「金大俠盛情固然可
感，可是老朽自己作的，自己還當得起！」

金蒲孤笑笑道： 「呂老錢鏢絕技名揚天
下，在下怎敢掠美，祇是在下的一套絕妙法
門，被呂老學了去，呂老不能不承認是在下
之功！」

呂子奇更為生氣道： 「老朽的迴風
手法也許不如大俠高明，但是老朽尚不至偷
學大俠的手法……」

金蒲孤大笑道； 「呂老誤會了，在下並
未說呂老偷習了在下的手法，我們一個用
箭，一個用鏢，手法各異，學了也沒有！」

呂子奇一怔道： 「那大俠所言幫忙是指
何而言？」

金蒲孤笑笑道； 「在下於青蓮山莊上，
好容易想到一妙著，叫做春風無語過驢耳，
自以為獨步人間，誰知道才用一次，就被呂
老學了去！」

呂子奇聽了才知道金蒲孤是故意在打趣
駱強，不禁也哈哈大笑起來，駱仲和身為主
人，尤覺面上無光，不禁沉聲道： 「金
大俠，下人無知固為不當，可是閣下口齒似
乎也太刻了一點吧！」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貴管家把金某看
得太高，又把呂老英雄看得太低，喻之為
驢，似乎還太客氣了一點，在下記得有一句
俗語，叫什麼……」

呂子奇飛快地接口道： 「狗眼看人低！
」

金蒲孤大笑道： 「不錯！不錯！不過打
狗也得看主人面，呂老這一手似乎叫主人太
下不了台了……」

駱強滿眼射出怒火，大吼一聲，衝上去
就找金蒲孤拚命，倒是駱伸和一腿突伸，將
他絆了一跤。

駱強爬了起來，大聲叫道； 「老大！你
這是什麼意思？」

駱仲和怒喝一聲道： 「混蛋，你出的醜
還不夠，駱家的人都給你丟盡了，還不乖乖
地滾到一邊去。」

這時不僅駱強臉上現出了桀傲不馴之
色，連同他同伴的十名大漢也都流露來不滿
之色，覺得駱仲和的態度太偏向外人了，駱
仲和不動聲色，依然沉著臉道：

「你們學了幾天射技，自以為了不起，
今天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了吧！金大

俠與呂老英雄都是一代名家，好容易有個機
會，還不好好地把那套十方騎射向他們二位
討教一下！」

那些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聲呼
嘯，電閃似的向四週閃開，組成一個半圓
形，將他們包圍起來！

背後是一堵厚牆，前面是十一名好手，
每個人都是長弓掛滿，長箭扣弦，金蒲孤細
察環境，心知十分險惡，表面上卻從容地
道； 「主人太客氣了，貴管家個個射技高
明，我們怎敢說指教二字！」

駱仲和已經退出老遠，哈哈一笑道；
「好說！好說！名家難再遇，今天錯過

機會，以後祇怕再也請不到二位了！」
金蒲孤沉聲不語，片刻才道： 「李

總鏢頭！你鏢局裡事情太忙，不必在這兒陪
我們了，請先回去吧！」

李青霞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聞言知道金
蒲孤不想把她牽連在內，可是她仍搖搖頭
道： 「不，妾身當與大俠等同進退！」

駱仲和在遠處笑道： 「李總鏢頭會以一
縹見賜，想來在暗器上也有獨到之心得！一
直無緣拜識，今日難得湊在一處，就請一併
賜教了！」

金 蒲 孤 看 了 他 一 眼 ， 輕 輕 歎 道 ：
「也好！反正我們今日若是無法生離此地，

主人也不會讓李總鏢頭將此事宣揚出去，大
家還是湊在一起硬頂吧！」話剛說完駱仲和
已經喝道： 「開始！」

立刻箭聲颼颼，金蒲孤以最快的手法，
搭弓射出一枝長箭，箭尾帶著激厲的呼嘯，
在半空中將對方的長箭格落了七八支，可是
駱強那一枝急箭取勁最強，竟然破空裂桿，
將 那 枝 金 僕 姑 長 箭 射 為 兩 截 ！

（一五八）

姐姐撐著額頭，痛苦他說： 「田治見家沒有一
個人有出息，不論是哥哥或我，我們都無法獨當一
面的撐起家業。

不，你什麼都別說，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是
不是想為我辯護？但是我和哥哥同樣都繼
承了父親的遺傳基因呀！」

姐姐落寞地微微一笑。
「但是。裡村家的慎太郎卻很優秀，儘管戰爭

為他帶來許多的災難，他並沒有一厥不振、哥哥實
在無法和他相比。姑婆們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哥
哥身上，卻見田治見家的繼承人無法獨當一面地撐
起家業，所以，當她們看到別人做得到而他們不能
時，心裡自然有種被壓迫的感覺。對哥哥而言，面
對像慎大郎那樣獨立能幹的人，無形的恐懼感便袖
然而坐。換句話說，姑婆們和哥哥對慎大郎的憎
恨，都是由低劣者對優秀者的嫉妒心理衍生的。」

姐姐的心臟不好，話說到這裡時氣都喘不過
來，臉色變得很蒼白，眼睛下也浮出黑眼圈來，我
深深為她感到可憐。儘管身體如此痛苦，她的臉上
還是帶著笑容說： 「但是，我很高興你能回來。你
很實在，不，是很優秀，所以我很高興。」

聽到姐姐如此稱讚我，原本疲憊不堪的雙眼，
剎那間為之一亮，而姐姐卻紅著臉低下頭去。這句
話果真被美也子說中了。就在不久之後，我們親身
體驗到不可思議的事實——這個蓬頭垢面的男人，
竟然是個非常優秀的名偵探。

撇開這些不談。我們繼續由立著許多墓碑的山
坡往上走，不久看見一條大一點的山路。通過這條
山路，剛才隱約聽見的水聲突然變大了。我往下一
看，有一條湍急的溪流順著山谷而下，水流撞擊著岩石發出棕棕
的聲響。這條溪流相當的清澈，一眼可以看到溪底滿是岩石。

「下次有空我們再一起下去看看這條溪，溪底四週遍佈著鐘乳
洞，這些可是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奇觀喲！」我們沒有下到溪邊去
玩，而在中途轉向往和溪流平行的上坡路走。走了一會兒，終
於到達往八墓神廟的石階。石階大約有五十級，由下向上看非常
的陡峭，爬到一半的時候，我向下一看，祇覺得一陣頭昏目眩。
等我們好不容易爬上去時，幾乎都快斷了氣。

到了上面，跟前是一片大約兩百坪的平地，這塊平地是由村
民將整座山頭剷平開闢
成的，八墓神廟就建在這裡。

八墓神廟的型式和日本一般的神廟大同小異，不值得特別描
述。

我們形式上參拜一下之後，就繞到廟的後面去。也不知道住
持到底在不在，我們一直沒有看到任何人影。

廟的後面有一個大約十級左右的石階，登上石階，上面是一
片約五十坪左右的平地，有八座墳墓立在這裡。正中間是一個較
大的墳墓，其他的七個墳墓則圍繞著中央的墳墓平均排列。中間
的墳墓可能是將軍的墓，而其他七個可能是他的屬下，墳墓的旁
邊立著一個石碑，上面記載了八墓神的由來。由於上面的文字都
是用古文寫的，所以我看不太懂。在這塊平地的東邊，有一株巨
大的杉木高聳參天。

「這就是雙胞胎杉樹，西邊那一棵，今年春天被雷擊斷。」
（四十五）

倘有可用之處，賤妾敢不盡心竭力，怎敢漏洩！」柔玉小姐
道： 「我非不知姐姐待我之厚，故先試之耳。」說罷，遂攜了韓
香的手，輕輕走到樓下，暗中坐了，就將前日她去取琵琶之時，
蔣青巖怎生上樓，他怎生正言厲色相拒而去，今夜在樓梯上滾下
去的，多應又是他，說了一遍，道： 「我想當初婚姻未定之時，
男女相念之情，彼此不免；於今婚姻既定，此心各安。

且夫婦大倫，豈可視作等閒花柳！他祇該急急回去，打點來
完娶，怎生還在此攪擾，萬一老爺和夫人得知，怎生是好？

今夜特與姐姐商議，他方才料必聽得我們說明日到園中賞牡
丹，他明日一定也要到園中來閒耍，煩姐姐留心，待他到時，指
他到一邊，與他說知此意，道那楊素老兒，恐未必便肯干休，萬
一再有甚風波，豈不悔之晚矣！姐姐千萬替我勸他回去，做他的
正事要緊。」韓香道： 「蔣官人原來這等不老成，若非小姐說，
賤妾竟一毫不知。

小姐之言，可謂老成之至，祇有一件，此事必須小姐或寫一
書，或作一詩詞，內中含著此意，待我致與他。

若祇是我口說，恐他疑我是知音故阻，且妾雖是下人，也覺
羞答答，不好十分脫熟。」柔玉小姐道： 「姐姐見得有理，祇是
書札我卻不便寫。

他前夜留得有詩四首在我處，我已和了。於今待我再做一首
詞兒，一起封與他便了。」韓香道： 「如此極妥。」柔玉小姐連
忙同上樓來，信筆寫了一首詞兒道： 春楦許結鳳鸞儔，喜從
頭，兩恨收。漫似當年，花下舊風流，好買歸帆收拾早，人再
至，免懸眸。歡娛百歲待悠悠，夜深游，勸須休。怎把尋常花柳
覷妝樓。側耳權門還可慮，心上事，莫淹留。

右調《江城子》
柔玉小姐寫完，取出前日和韻的四首詩來，一起封了，正待

交與韓香，又復中止。韓香道： 「小姐莫不疑妾有異心麼，妾便
向燈前發誓，若我韓香異日走漏小姐的心事，便隨著這燈兒促
滅。」柔玉小姐忙忙止著，道： 「若得姐姐如此，可知是好。」
當下將詩詞交與韓香收了。

卻說韓香初聞柔玉小姐之言，心疑小姐與蔣青巖有染，及至
見了詩詞，方才信柔玉小姐是個貞節的女子，心中甚服。

此時夜已三鼓，柔玉小姐和韓香方才就枕，從此兩人更覺親
切。

次日韓香早起，就在柔玉小姐樓上梳洗了，到華夫人房中伺
候了一回，轉到自己房中。 （三十三）

「你們是想害我們吃不下飯，然後你們就
可以獨吞這些好菜是嗎？」崔幼晴知道曾
瑪俐在取笑孟虎替她夾菜的動作，想終止
這個話題，祇好朝好朋友下手。

「如果宇堂和瑪俐忍不住想表演親熱
的戲碼，我是不會反對的。」孟虎淺笑的
說。

「老婆，我們要不要應觀眾的要求來
表演一下？最好讓他們吃不下，這些菜我
們就可以打包回去當消夜了。」俞宇堂真
的是喝多了，已經開始起了色心。

「好呀，誰怕誰！」
曾瑪俐的大方讓崔幼晴懷疑：難道酒

精的威力真這麼強？那祇不過是啤酒而
已，可不是什麼陳年高粱。

俞宇堂完全沒有猶豫的傾身就吻上曾
瑪俐粉紅的小嘴。

「啊！」崔幼晴傻眼，這兩人竟然當
著他們的面熱吻！難道是她害他們分開太
久的後遺症？

人家敢吻，崔幼晴可不敢看，尤其她
身邊還坐了一個孟虎。

那心情就像跟一個男生初次約會，卻
不小心選到了限制級影片的尷尬。她祇能
將視線緊盯在茶几上的筷子，然後白皙的
臉頰驀地刷起兩道紅暈。

俞宇堂可不祇是親吻曾瑪俐而已，大
手更是不安分的在曾瑪俐身上游移。

「喂，喂，俞宇堂，你清醒點，再下
去就限制級了。」孟虎看了一眼崔幼晴，
她放在膝蓋上的十指就快絞成麻花辮了，
他實在太低估俞宇堂對曾瑪俐的爆發力。

激情一發不可收拾，那兩個如墜慾海
當中的人，眼裡祇有彼此，哪聽得進孟虎
的話。

孟虎站起來，一把拎起俞宇堂的衣
領，迫使夾纏不清的兩人分開。

「要親熱回瑪俐的小套房去，你忘了
這裡有晴晴在嗎？」孟虎的話，溫和，卻
飽含力道。

好事被破壞的俞宇堂，理智終究戰勝

慾火，他自知理虧，不
敢對孟虎的破壞行為有
所抱怨或者發火。

「對不起，一時昏
了頭。」曾瑪俐雙手掩
面 ， 羞 到 無 臉 見 人 。
「俞宇堂，都是你害的

啦！」
俞宇堂摟著曾瑪俐

的腰，眼裡還是溢滿情
慾。 「我看我和瑪俐先
回去了，你們慢慢吃。
」

孟虎沒收了俞宇堂
的車鑰匙，要他們坐計
程車回去，明天再來開
車。

俞宇堂和曾瑪俐走
後，空間一下子變得冷
清下來。

崔幼晴繼續吃也不
是，不繼續吃也不是，
倒是王光陽還是低頭猛吃飯菜，好像根本
不受剛剛那場戲的影響。孟虎改坐到兩人
座的沙發上。

「宇堂就是人來瘋，妳別太介意。」
「瑪俐也是，他們真的很登對。」她

祇好把剩下的飯菜快速扒進嘴裡。
「多吃一點。」看盡她的慌張，他祇

覺得好笑，不過沒敢笑出聲。
「嗯。」少了那兩人的潤滑，她是全

身都覺得不對勁；但這樣悶著頭吃飯不說
話更奇怪，她祇好找新的話題。 「學長，
這裡有沒有什麼生活公約要遵守？」

「生活公約？」他不懂。
「像是輪流倒垃圾，或者打掃客廳之

類的。」
「沒有。我們三個大男人很隨興，好

像 一 直 沒 有 這 種 問 題 。 」
（十五）

四個年輕人都大有不滿之色。這時，白素才
說得進一句話： 「二十分鐘，她能趕到。」

我再喝了一口酒，在白素的身邊坐了下來，
忍不住告訴她： 「我看到了一柄極好的古劍，我
相信那柄劍，一定是古代的那幾把名劍之一，鋒
利無比，我在月色之下，看了它一夜！」

白素輕輕地問： 「現在是誰的？」
她自然在我的語調之中，聽出了我心中對這

柄劍的喜愛，所以才這樣問。這些年來，我和白
素，早已心意相通，她自然也知道，那柄劍要不
是出色之極，我也不會這樣說。

我搖頭： 「可以說不屬於任何人，也可以
說，專屬於整個民族的文化。」

胡說平時不怎麼說話，這時卻突然冷冷地
道： 「如果殺人技術也可以算是文化的話！」

他的話，令我心頭陡然一震，手中的那杯
酒，也幾乎油了出來，同時。不由自主， 「啊」
地一聲，然後，我像是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一
樣：看了那柄劍之後，想要擁有它的意念，本來
一直在我心頭盤旋不去，形成了一股壓力，可是
就在這一剎那間，慾念消除，化為烏有，心中也
有說不出來的輕鬆。

我自然而然笑了起來： 「說和好！劍鑄得再
好，再鋒利，無非是為了殺起人來可以更快更
多，那正是人類劣性的表現，一種愛惜生命的生
物，必然不會發展那樣的文化。嘿，這柄劍，一
定曾殺過不少人，說不定有什麼冤魂附在上面，
所以一看到了它，就會受它的影響，自然而然地
著魔！」

溫寶裕看的武俠小說多，自然大有發揮餘
地： 「當然是。好的劍，都通靈，半夜會自己出
鞘，會鳴叫；通靈，
就是有靈魂在劍中的意思。」

門鈴在這時響起，良辰美景的動作何等之
快，門鈴甫響，她們已掠到門旁，打開了門。梁
若水走進來，我
們一起站立相迎，溫寶裕還在指手劃腳，侃侃而
談。不肯稍停一停： 「靈魂作為一種存在，可以
幾乎依附在任何
東西上，孤魂野鬼，夜附草木，人有時會靈魂附
體，寶劍上附有靈魂，就是寶劍為什麼會通靈的
原因！」

他講了之後，還向進來的梁若水一揚手：
「梁醫生，你說對不對？」
梁若水和屋子中的那四個青少年雖然未曾見

過，但自然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知道並不是好
惹的，所以溫寶裕一問，她就笑答： 「理論上來
說是這樣。」

溫寶裕大是高興，奔過去自我介紹，各人
都自己介紹了自己，梁若水拉住了良辰美景的
手，仔細端詳她們，兩人顯然早已叫人看慣了，
所以一點窘態也沒有，十分自然。

梁若水讚歎了一聲： 「真是生命的奇跡，請
問，你們兩位，一個若是想到了什麼，則不是可
以通過思想直接傳送而令另一個知道？」

梁若水和陳島，在維也納的研究所之中，研
究 的 課 題 ， 正 是 思 想 的 直 接 傳 送 。

（八十三）


